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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红

荣国府里各房，视作一个个衙门也可以，贾母这
里是大衙门，猫儿狗儿都比别处尊贵，月钱一两银子
的丫鬟就有八个，袭人是其中之一。宝玉屋里没有这
一等的丫鬟，贾母疼他，派袭人侍候他，编制仍然在
贾母这里，别人也没话可说。

看似收入不变，但这种下派终究是个好差事。袭人
在贾母屋里即使不算凤尾，也算不得凤头，到下面就不
一样了。成了小部门领导，说话好使了，有下属了，人家
都知道你是下派的，有理没理让你三分。这些都不论，
在下面，用不着再屏息静气，可以稍稍放飞下自我。

紫鹃、袭人与晴雯，就是贾母分别下派到黛玉和
宝玉屋里的三个丫鬟，她们在新岗位上重新打造自
己，活出不同的路数。

紫鹃出场极早，应该就是鹦哥。书中写道：“贾母
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王嬷嬷又极老，料黛玉皆不
遂心省力的，便将自己身边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
者与了黛玉。”

说是二等丫鬟，也许和年龄资历有关。贾母一见
到黛玉，就疼爱怜惜之至，派去的丫鬟一定是信得过
的。后来鹦哥消失不见，只有个紫鹃在黛玉跟前忙来忙
去，还跟宝玉说：“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
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又说：“我
是合家在这里……”基本可以确定她是之前的鹦哥。

从鹦哥到紫鹃，改名的曲折书中没说，对于当事
者却是巨变。

鹦鹉在古代文艺作品里经常出现，通常是一种
点缀。如杜甫的“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
枝”，这鹦鹉就显得没心没肺的；即便写出“日日花前
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这种凄切之辞的冯延巳，
说起鹦鹉，也不过是“玉钩鸾柱调鹦鹉，宛转留春
语”，鹦鹉的形象，是无情思的学舌者。

杜鹃就不一样了，我读诗不多，一看到这俩字，
也能立即想起“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想起“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以及“其
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杜鹃二字被文
人赋予最极致的哀怨，九死未偿的不甘。像是说黛
玉，也像是说黛玉身前身后都操碎了心的紫鹃。是凄
楚了点，但是在黛玉这里，紫鹃从一个普通的“二等
丫鬟”，活成了有灵魂的人。

她以黛玉的保护者自居。下雪了就让雪雁给在
薛姨妈家做客的黛玉“巴巴的”送去手炉；担心黛玉
嫁到别人家受欺负，对宝玉旁敲侧击，还迫不及待地
催薛姨妈说媒。

她太适合做黛玉的丫鬟了。不知道是贾母有识
人之明，还是黛玉的人格有晕染性，看似柔弱，却有
着奇异的感染力，从她身边的宝玉、紫鹃，到千年之
下的读者，都无法不被她打动。

鸳鸯曾说她和袭人、紫鹃等人是一伙的，但袭人
和鸳鸯、平儿几个多有互动——— 或是在大观园里邂
逅，或是工作交接，比如袭人跟平儿催月钱，鸳鸯跟
平儿讨论工作等等。紫鹃却很少与她们同框，更不生
任何是非。

她似乎永远待在潇湘馆，低调、内敛，刻意将自
己边缘化，只惦记黛玉的冷暖。她也许是荣国府里心
最累的丫鬟，却也是荣国府里最安心的丫鬟，她将这
份原本卑微的工作，做出了守护神的光芒。要说没有
奴性，应当以她为最。相形之下，晴雯口口声声的“不
稀罕”，透着羡慕嫉妒恨，内中依然有为奴者的被动。

袭人是另外一个极端。
如果要让红迷选一个《红楼梦》里最讨厌的人，

我怀疑袭人会高票入选。虽然赵姨娘给宝玉、凤姐扎
过小人，但赵姨娘的坏，是笨拙的，有漫画效果的，可
以防范。袭人则带有欺骗性，人人都说她好，她在李
嬷嬷那里受了委屈，连黛玉都替她鸣不平。

袭人因此显得更恐怖，鲁迅曾说：“若将韬略比
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
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
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
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
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 至少
是我这样的人——— 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虽然我觉得鲁迅这话只怕是想多了，但的确有
很多人认为，袭人看上去就是那种需要想想的人。

很多人认为，她老好人的表面下包藏祸心，首先
是出卖晴雯，其次她反对宝黛恋情。

晴雯一事，我曾写文章说过，书里点明了是王善
保家的告的黑状，王夫人驱逐怡红院里的丫鬟时，指
出芳官、蕙香等人罪状，晴雯那里却是莫须有。如若

袭人有心递料，未必找不出来一星半点。至于说芳
官、蕙香的黑料是谁给的，书中并没有说是袭人，秋
纹的可能性都比袭人大。芳官、蕙香她们的后来者居
上，真正损害的是秋纹的利益，而袭人的准姨娘位置
基本坐稳，以她之谨慎，不可能轻举妄动。至于出卖
黛玉说，十有八九是受续书影响。

洗刷掉出卖嫌疑，我对袭人依然敬而远之。我扛
不住那种以温柔包裹的无情。

袭人一出场，书里对她的介绍就是：“原来这袭
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恐宝
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
任，遂与了宝玉……更名袭人。这袭人亦有些痴处，
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
玉，她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

这话说得含蓄，却令人细思极恐，若你身边有个
这样的人，她待你好时，眼里心里只有你，你都感动
得一塌糊涂不知如何回报了；一转脸，她把你忘得一
干二净。要怎样强韧的神经，才能承受这种急转？

书里有现成的例子。袭人曾被贾母派去照顾湘
云，袭人为她梳头洗脸，照顾得无微不至。重感情的
湘云多少年都把这个袭人姐姐挂在嘴边，却也敏感
地察觉到，自打袭人跟了宝玉，待她就与从前不同
了。她快言快语地说：“那会子咱们那么好，后来我们
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派了跟二
哥哥。我来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

对于宝玉袭人又如何呢？看似她就像宝玉的另
外一个娘，千叮咛万嘱咐，把宝玉的事儿看得比天大，
但是早在第十九回，她说将来要离开时，宝玉就“思忖
半晌，自思道：‘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

如果说这句还是宝玉的妄加猜测，到了第三十
六回，袭人明确地跟宝玉说：“难道你做了强盗贼，我
也跟着罢。”她对宝玉的跟随，是有前提条件的，在宝
玉面前的各种体贴周到，于她不过是本职工作。

这些，为她后来离开宝玉做好了铺垫。虽然续书
是说她嫁人在宝玉出家之后，但是从她判词里那种
惆怅的口气看，剧情未必是这种走向。宝玉极有可能
是眼睁睁看着她离开的。

我一直认为，“无情”是个中性词，无情并不是
错。袭人不过是在她人生的每一步，都做出了正确的
选择而已。业务能力过硬，同时也不妄自托大，更没
有多余的情绪。“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这种简
明截断，在她也许是一种本能，一种天赋。浮屠不三
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袭人不出家而胜似出家，别
说三宿于桑下，三年五载都不是个事儿。

虽然她有时候也会委屈，也有眷恋，但这些情绪
她随时可以像蛛丝一样拂去。在她无端被宝玉踢了
一脚之后，她首先担心的，是不育，“将素日想着后来
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这个“争荣夸耀”才是她内
心的终极指令，她简直像个活在大观园里的AI。

袭人和晴雯的本质差别，在于袭人有大局观，能
够认识到自己是职场中人，要按职场的规矩来。晴雯
固然聪明伶俐，但目光有局限，真的把怡红院当成自
己家了。

晴雯生得美，一路备受宠爱。当长辈的，总想把
最好的都给孩子。在贾母眼里，晴雯就属于“最好
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都很出挑，“将来只她还可
以给宝玉使唤得”，就把她派到宝玉那里，月钱是一
吊钱，略低于袭人。

对于贾母的用心，晴雯当心知肚明，她是作为后
备干部来的。“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起”，这是晴雯太
有安全感，以致平日里刁蛮任性的缘故。

后来王夫人把晴雯叫来问话，晴雯感觉到苗头
不对，抬出贾母来，说她是老太太的人。但是王夫人
也不怕，相对于晴雯，她在老太太跟前更能说得上
话，只要汇报得巧，老太太那边很容易搞定。

王夫人将她对晴雯的不满轻描淡写，不然等于
否定贾母，只说晴雯身体不好。贾母不见得信这话，但
是王夫人给了她一个交代，贾母面子上过得去了，自
然不会追究。晴雯这一页，在贾母这里算是掀过去了。

上面有人，的确能够在职场上混得比较顺当，但
是你上面就那一个人，那个上面，有的可不止你一人。
被派下来的人，就像过河卒子，有的被委以重任，有的
则是随时可以牺牲掉。晴雯在贾母这里，属于后者。她
不明白这一点，很多人吃亏也是因为不明白这点。

到八十回结束，晴雯的命运已经被揭示，天资太
好的人若是缺乏警惕性，会死得比别人都惨。袭人的
故事还在进行中，但她随遇而安，温柔和顺，没有自
我，她会被命运善待。至于紫鹃呢，她的故事有各种可
能。只是作为一个痴心人，她求仁得仁，潇湘馆的岁月
与情意能够滋养她一生，倒也不必对她太过牵挂。

西瓜苏

【匆匆那年】

【闫红说红楼】

下派终究是个好差事

□戴荣里

朋友发来马来西亚人吃西瓜
的视频：用一个圆柱在西瓜上旋一
个洞，拿出来让购买者雪糕一样品
尝，然后从旋出的洞伸进去一个打
浆机，经过搅拌后，西瓜瓤打成汁，
还要放入冰块和其他调味品，然后
像喝椰汁一样捧着西瓜享用。中国
人吃西瓜，提倡切开，如饮料喝的
不多。切西瓜的形式倒是有很多
样，莲花瓣的、三角形的、错开如燕
尾形的。中国人讲究形式美，吃西
瓜也要吃出形式与内容的密切结
合。食堂里经常把西瓜切成三角形
摆在一个托盘上，打饭时夹两三
块，也算在雅俗之间了。

每次吃西瓜，我总想起刚工作
时的一个工友兄弟，就叫他西瓜苏
吧！西瓜苏因为牙齿尖利，吃西瓜
有先天优势，常被工友们喊为苏大
牙。工程队人起绰号直接、形象。个
子矮的反其意而行之，叫他“穆铁
柱”；长得胖的，就叫他“面包”；有喜
欢抽烟的，就叫“大烟桶”……几乎
每一个人都有绰号。一方面工友们
穷开心，另一方面也显得工友们感
情深，根本不在乎这听上去有些贬
低人的称呼。

西瓜苏乃聊城阳谷人士，他爸
爸是工程队的理发师，人缘好，工
程队大家庭氛围浓厚，叔叔侄儿们
相称，倒也其乐融融。我和西瓜苏
恰巧同一年顶替接班，有了老少两
代的关系，我们哥俩就走得格外
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聊城比我
老家临沂富裕。西瓜苏每到过年回
家，总会带回来龙头年糕，偷偷送
给我两块；就像工友张迷糊(眼睛
眯成一条缝睁不开)老喜欢从胶东
带来红薯干和虾米一样。冬天里，
工班里的大火炉烧得通红，工友们
围坐一起，拿出各自的家乡特产，
品尝起来十分香甜。

那时我俩也就十六七岁，负责
倒水泥。我上午干，他倒一下午。水
泥滋在皮肤里，洗不掉，一划一道白
杠子。如若刚从工地上下来，唯独看
到他的白牙突出在唇外。我跟西瓜
苏开玩笑说——— 你那牙怎么一点
不沾水泥？他就红着脸，追着我狂
打！劳累而欢快，是工地上的感觉。

在工地上嬉笑了两三年，我就
脱产去读电大班了。西瓜苏也随着
调往分局的一批人离开了工程队，
回到了老家聊城站。铁路电话方
便，虽不常见面，但打个电话，彼此
问问近况，互相开开玩笑，也算是
一件有趣的事。年龄增大，西瓜苏
对人家叫他苏大牙，也就不那么忌
讳了。有一年我和一位朋友去聊
城，再见西瓜苏时，他已经是两个
孩子的爸爸了。兄弟相见，一起边
啃西瓜边回忆工程队的过往，感情
依然浓香如酒。西瓜苏兄弟的特
长，依然不减当年。那年，不少老长
辈同事已经离世，我俩唏嘘着，时
间过得就是快啊！

昨日接到西瓜苏的电话时，我
正在一个茶店吃切得端正的西瓜。
想着西瓜苏托着瓜皮一口啃光西
瓜的动作，就开玩笑问：你现在吃
西瓜怎么样？说起工地上的“穆铁
柱”大哥，他已经先走了；说起我在
工程队吃过西瓜苏几次年糕，他都
忘了；好多人的名字和绰号我们也
都想不起来了。白发爬上了我俩的
双鬓，肉体不抗老啊！

当晚，工程队的老工友刘洪良
老兄打来电话，说他父亲(也是退休
的老铁路工程人)90多岁了，身体依
然壮硕。老人得益于性子慢，活过
了他的好多工友们。我把西瓜苏的
事情告诉洪良兄，似又回到了泰安
西货场的时光。怀旧，是让时光变
慢的最好方式。我甚而希望，西瓜
苏兄弟的大牙依然硬如当年，多年
后，依然能成为我俩打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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